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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香一瓣 □徐祥龙

那 年那月 □李永树

每年春分来临之际，母

亲都会在日历本上郑重地列

出春分当日相关事宜，这个

习惯，母亲坚持了数十年。

小时候的我曾好奇地问

母亲：“春分是什么？有过年

热闹吗？”母亲笑着说：“春分

就是个节气，也是一个节日，

春分把春天分成了两半。春

分到了，乡亲们都会在地里

忙碌，播种、施肥、浇水，一边

干活，一边放开嗓子唱民歌，

这不是比过年还热闹?”
是的，对于母亲来说，春分

就是一场忙碌且热闹的盛事。

春分当日，太阳刚刚露

脸，母亲便起床了。当教师

的母亲必须在上班前，完成那一亩三分地的麦

苗施肥。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

一场春雨过后，正是施肥的好时机。麦田距家

有一里多路，身高不到一米六的母亲，从家里担

粪到麦田来回三四趟，两只沉重的木桶，压得扁

担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回荡在乡村的晨曦

中。若是春分这天恰逢星期天，母亲便让我们

兄妹仨一起帮着施肥。母亲在前面担粪，两个

哥哥一前一后抬着，我扛着粪舀子助阵，这成了

我们村一道亮丽的风景。

中午时分，母亲会对庭院中的菜地进行打

理。母亲说：“春分正是播种最好的时候，错过

了就会错过一季的！”母亲翻田晒地，准备培育

些黄瓜苗。一锹一锹地挖着，锹起锹落间，有水

珠顺着母亲的脸颊缓缓滴落。她擦了擦汗水对

我说：“今年啊，按照季节顺序来，我种菜的首选

是黄瓜，让它多开花，多结瓜，这是我们一家人

爱吃的；第二呢，种好芹菜，这是你老爸爱吃

的……”我听着母亲的“播种计划”，想像着

满架黄瓜一院香的场景，随手摘上一个，

在衣服上蹭一下，咬一口，水嫩脆香，禁

不住咂了咂嘴。

傍晚时分，下班后的母亲挎起竹

篮，拿起勾刀，带着我去田头挖野菜马

兰头。母亲告诉我：“清明前吃三次马

兰头，可保一年无眼疾。”三月份，正是

马兰头的生长旺季，一簇簇马兰头，叶碧

如玉，挤挤挨挨，铺满了沟沟坎坎。刀起

茎落间，醉人的野香味漫过五脏六腑。到家

后，母亲把马兰头清洗干净，用开水焯过，挤

去水分，切碎，拌入香干丁，佐以盐、味精、糖、

醋、麻油。往往，一碗稀饭没喝完，一盘马兰

头就底朝天了。在那个物资贫乏的年代，凉

拌马兰头，对我们来说就是一道可口的美味。

晚上，是我们仨“读书迷”最高兴的时候，

母亲要给我们分发图书啦！小人书是母亲提

前买好的，图书是母亲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

母亲发给哥哥们的书是《小灵通漫游未来》《木

偶奇遇记》《唐诗三百首》等，发给我的是小人

书《闪闪的红星》《卖花姑娘》等。煤油灯下，我

们迫不及待地阅读着，母亲在一旁纳起了鞋

底，“刺啦”的抽绳声和着如豆灯火，将我们的

身影拉得很长很长……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又是一年春

分将至，八旬母亲在日历本上列出今年的春分

计划：黄瓜下种、韭菜追肥、开启学网购模式、

给孩子们列书单……母亲和着春分的脚步，播

种着希望，收获的则是物质和精神双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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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蒙春雨动春犁蒙蒙春雨动春犁

李宁李宁//摄摄

春风轻拂，春雨淅沥，万物开颜，老

屋角落里的犁铧，倏然从梦中醒来，舒松

筋骨，一年的春耕来了。“千顷绿畴平似

掌，蒙蒙春雨动春犁”，古人的诗句，唤醒了

我对家乡犁地的记忆。

犁铧是流年农人的得力助手。老家一半山

地，一半田畈，犁铧与耕牛是传统农耕的利器。它

们在冬季休憩蓄积，在春雷声中倏然激活，切换成春

耕夏种秋收的生活样态，一幅古老的又包含乡情的原生态

图景，铺在乡间大地上。时光不再凝固，天地间氤氲着躁动。

欢腾的元宵节落下，院落便被老父亲的伺弄唤醒。抖抖灰尘，鹅

卵石打磨泛光的锋利，老虎钳紧箍松散的腰身，蓝粗布擦去岁月的风霜，老犁铧整装待发，重出阡陌江湖，

火热的时光仿佛影印在人们的心间。淅沥的春雨，融化的冰雪，润泽干涸的大地，田间地头那些枯萎的草

儿稻茬，渐渐地吐绿鲜活。寂静的田埂上，游走着三三两两扛锹的老农，斗笠蓑衣，影影绰绰，孤寂的旷

野，开启春耕的前奏曲。

犁铧是流年农人的好伙伴。惊蛰到，农事忙。锃亮的犁头，磨光的把柄，张力的腰身，老犁铧又焕发

出新活力。老耕牛蓄积一冬的力气，四蹄迈进，老犁铧楔入土地，老父亲高高扬起藤鞭，那些冬眠的泥土，

瞬间翻起身来，枯茬掩伏，虫儿蹦跳，大地呼吸着春天的新鲜空气，沐浴春阳的活力。“喔喔……”老父亲边

纠正着老伙计的方向，边拿捏着犁铧入地的深浅，他们之间“心有灵犀”，徜徉在希望的田野上。鸟儿盘

桓，叼食害虫；泥鳅疾钻，迅疾不见踪影，害得跟在后面孩童的我们，四处寻觅扑逮，泥浆飞溅，不一会儿便

成大花脸泥猴子，引得老父亲哈哈大笑。兴致来，瞧老父亲犁地似乎轻松，心起了跃跃欲试。原来扶犁不

易，力道与深浅皆有讲究，非一日之功。拿捏不准，轻重不分，不是摇摆，便是翘起，要么难行。

大地是画布，犁铧是画笔，老父亲挥毫泼墨，有构思有技巧，更藏有一份对大地的深情。抬头远望，一

道道波浪般的大地，像一幅大海波涛的油画，着墨浓黑，用情却深重。

犁铧是木讷的，然而它并不笨拙，能随时调整前进的深度、力度和倾斜度，能把一块其貌不扬的田畦，

侍弄的方方正正，似若人生，亦有在起伏中调整前行的洞察。即使步入机耕时代，那些犄角旮旯的飞地或

小块，牛拉的犁铧依然是农人们手中灵巧的“手术刀”，开荒拓土，能让庄稼们舒舒服服地成长一生。

如今再回故乡，田野成片，一家一户的畜耕被高效的机耕取代，那些牛枷、犁铧已经斑驳，岁月蒙尘，

渐渐凝固成一份流年的温情记忆，然而春天依然是那么的令人喜悦和充满着希冀。

阳光突破云层，普照大地，给人带来温暖和力量，也让

多日雨水的人间豁然间天朗气清，人心为之振奋。根据单

位的统一安排，今天大楼相关单位集体出动，分乘中巴车和

大巴车浩浩荡荡去植树。

植树地点路边有大牌子，上面的用词很时髦，什么互联网+
全民义务植树基地，真是稀奇，植树也跟互联网联系上了。再抬

头一看，无人机正在天上飞呢，可不就是互联网了吗？

大家不打没有准备的仗，考虑到连日阴雨，安排了胶

靴，大家都穿着胶靴，拎着铁锹，奔赴各自单位的植树点，不

用吩咐就紧密协作埋头大干了起来。树小的，一个人扶树，

几个人挖土培土，为了压实些，还用脚将泥土踩了又踩，直

到小树笔直地立于天地间。树大的，必须几个人一起扶，大

家一起用力，只差哼唱“嗨吆嗨吆”的劳动号子了。个个手

抬肩扛，不分彼此，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哪里还顾得上

衣服弄脏了、头发散乱了没有。最囧的是，几个人好不容易

把大树扶起来，才发现树洞挖浅了，只得再使出吃奶的力气

把大树拖出树洞。待树洞挖深后，再拖树入洞，扶正、添土、

培土、压实。虽然气喘吁吁，倒也一气呵成，流程顺利，结果

理想。

俗话说得好，人多好干活，人少好过年。众多单位各植

一块，大家一起努力，植树结束，再回首，原来空旷之地已经

植满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树木。看着这些高低错落的树，

看着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想着不久的将来这里绿树成荫、

枝叶婆娑、绿意盎然，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这几天许多

人到观音湖游玩，拍了许多抖音，市民们可高兴啦。那么多

绿树红花在湖边娇艳欲滴，怎能不令人高兴？这里面也有

我们植树成果，我们为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做贡献，怎能不令

我们欣慰？

回城的车上，看着川桥河一河春水，

两岸芳草萋萋，红草湖公园一派春景，

湖边一栋栋高楼恍若大都市，出了一身

臭汗的我们，一身轻松、满心欢喜，带着

百分百的希冀。

阳春三月去种树阳春三月去种树

“暖风十里丽人天。”每年大年初一开始，寿县古城的上空，总会飘荡起

五彩斑斓的风筝。这些风筝因天高风疾，飞的很高，不但高过了普通的民

居，而且还高过了雄浑、厚重的古城墙，犹如无数美丽的大鸟，飘飘摇摇的，把

古城的天空装扮得很美。和北京人、西安人一样，寿县人很喜爱放风筝。但寿县

人放风筝，多在大年初一到清明这段时间，不像北京人，一年四季都放；也不像西安

人，在春秋两季放。这也许和寿县的气候有关吧，春节过后，寿县古城的天空不但晴好，

而且多风，这两样都极适宜放风筝。

寿县人放风筝，多在南门外的春申广场和南门口两边。这里不仅平旷，而且还有一些空地，以及一道

宽阔的护城河，风筝起飞时，少受挂碍。一旦风筝飞起来，上面可是无垠的天空，任其翱翔了。在南门附

近放风筝的多为孩子，稍大点的孩子自己放，小点的由大人领着放。也有嫌南门口两边和春申广场地势

太低，而把风筝拿到城墙上去放的。

寿县的古城墙高达三丈，上宽亦有五丈左右，登临其上，可以一览寿县古城里外的风貌。天气晴好

时，不仅能看见城内棋盘式的格局，而且能清晰地看见黛色的八公山。城墙上视野开阔，天高风疾，是放

风筝的最理想所在，故为许多喜好放风筝的人所青睐。孩子小时，我带他到广场上去放风筝，到上小学

时，孩子便要求到城墙上。墙上面真大真平呀，简直可以并行两辆大卡车。青砖漫地，垛堞如林。俯身垛

堞旁，但见新城高楼林立，树木参差，公路如带，街巷如渠，让人目不暇接。那一刻，我被震撼了。

在城墙上放风筝，果然好放。风筝甫一升空，便借了风势，一个劲地往上攀，不一会儿，风筝便飞到了

高空。望着在天空飞翔的风筝，看着眼前欢笑的孩子，我一下子想到了我的故乡，想到了我在家乡原野上

放风筝时的情景：春风浩荡，麦苗青青。原野上，孩子们奔跑、欢叫；天空中，风筝迎风飘飞……

古书《询刍录》记载：“初，五代汉李邺于宫中作纸鸢，引线乘风为戏。后于鸢首以竹为笛，使风入竹，

声如筝鸣，故名风筝。”早春，是一个放风筝的季节，何不趁着这大好时光，投身大自然的怀抱，在蓝天下欣

赏或竞放风筝，从中享受益心逸兴的乐趣呢！

春暖花开风筝飞春暖花开风筝飞

在我最初的认知里，凡与“香”结缘的植物或者菌

类，都会在脑海中留下美好的印象，譬如香蕉的美味、

香樟的葳蕤、香橼的养眼、香菇的滋补等等。如果说有

哪种植物能在嗅觉、视觉、味觉上都能给人美的享受，

并赋予浓厚持久的人文色彩，窃以为香椿莫属了。

香椿之美在于形。房前屋后、阡陌垄间、溪边渠畔，

椿树虽零星分布，但别于杨柳的婀娜、桃李的矫情、梧桐

的浮躁、松樟的老成，绝对称得上树中丰仪伟岸的美男

子。其树形高拔挺直，材质深红油亮，纹理清爽动人，无

论远观还是近望，确有玉树临风之态、风流倜傥之感；即

使是新栽的幼苗，也心无旁骛，不蔓不枝，犹如风度翩翩

的美少年。特别是在莺歌燕舞、万木焕新的阳春三月，

那看似光秃粗壮的枝干上，说不定哪天会冒出一枚小小

的芽尖，那可是椿树试探春天的眼神；待到翌日天明，椿

树的一双双小手可不安分了，它们争着旁逸斜出，抢着

粉饰容颜，那露儿滴、枝儿翘、芽儿红、叶儿新的场景，颇

有“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意境。这种形态美，怎能不赏心

悦目呢？

香椿之美在于味。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菜

能芬人齿颊者，香椿头是也。”当香椿树发出两寸来

长紫红油亮的嫩叶时，用细长的竹竿绑上特制的镰

刀，轻轻一拽，那椿芽犹如红鸡毛做成的毽子，划出

一道美丽的弧线，从枝头悠然落下，洗净之后用它拌

豆腐、泼油辣、腌咸菜等，都香气浓郁、味美可口。尤

其是椿芽炒鸡蛋，在坊间可谓一道名菜；不过炒之

前，得焯水去掉影响口感的那种涩味，然后切成细碎

的小段，倒入锅中大油爆炒，一股馥郁的香味扑面袭

来，蓦地钻进鼻孔，迅即沁入肺腑，熨帖整个身心。

待到火旺油烫香飘之时，将提前搅拌好的鸡蛋猛地

下锅，快速翻炒几个来回，那种金黄与紫红的巧妙搭

配，将会刺激着你的味蕾。举筷品尝，其香柔和绵

远，其味齿颊生津，令人陶醉其中，不能自拔。

香椿之美在于气。王充《论衡》云：“天地气合，万物自

生。”作为大自然中司空见怪的一种植物，它在吸纳天地灵

气的同时，必当以自身之气反馈于大自然。香椿之“气”就

是从自身骨子里渗透出来的：“椿”与“春”同音，古人视其

为幸福吉祥的象征，旧时结婚做家具或者盖房架梁，香椿

树必被派上大用场；香椿树颇有生存智慧，它木质偏脆、易

断，其枝条难承载一个人的重量，采摘者望而却步，这种

“示弱”的立身法则，使得它不至于在初春时节就遭灭顶之

灾；世代传承的香椿文化，使其在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

产中占有一席之地，且不说“溪童相对采椿芽，指拟阳坡说

种瓜”的快乐场景，“知君此去情偏切，掌上椿萱雪满头”的

惜别情深，单单“山珍梗肥身无花，叶娇枝嫩多杈芽。长春

不老汉王愿，食之竟月香齿颊”这寥寥数句，就不得不使人

感叹香椿文化如同其味一样醇厚久远了。

农谚曰：“雨前椿芽嫩如丝，雨后香椿长寨子。”谷

雨前夕，正是采摘椿芽的最好时节，我们不妨返璞归

真，到村庄中去，到田野间去，到场院里去，欣赏它的静

雅，轻嗅它的幽香，细品它的芬芳……

美味香椿芳齿颊美味香椿芳齿颊
况 味人生 □钱续坤

水舞水舞 柯然柯然//摄摄

孟伟孟伟//摄摄

□孙邦明七 彩时光


